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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版插画 呱咕

在 钱 塘 江 与 长 江 入 海 口 汇 合 处 ，

坐 船 往 东 ，一 直 坐 一 直 坐 ，一 直 坐 到

海水变蓝，在最蓝处，嵊山，出现了。

嵊 山 在 浙 江 省 陆 域 面 积 最 小 、海

域 面 积 最 大 的 县 嵊 泗 ，古 名 “ 尽 山 ”，

意为诸岛至此尽也。作为我国最东端

的 住 人 岛 ，嵊 山 被 称 为“ 太 阳 的 故

乡”。

在太阳的故乡，看一场日出，等一

场日落，多么美，多么好。

看 日 出 ，就 去 东 崖 绝 壁 。 在 嵊 山

岛 的 最 东 部 ，一 组 海 蚀 崖 垂 直 90° 直

伸 入 海 ，这 就 是 嵊 泗 十 景 之 一 的 东 崖

绝 壁 了 。 北 自 后 岭 头 屿 ，南 讫 鳗 嘴

头 ，海 蚀 崖 、海 蚀 台 、海 蚀 柱 等 连 绵

3000 米 ，迤 逦 展 开 。 崖 险 、壁 陡 、石

奇 ，如 斧 劈 刀 削 ，或 簇 拥 在 一 起 ，或 孑

然 而 立 ，巍 然 壮 观 。 崖 底 是 源 源 不 绝

的 海 浪 ，一 波 又 一 波 地 推 涌 着 ，卷 起

千 堆 雪 。 岩 石 色 泽 是 暖 调 的 肉 黄 ，衬

着 蔚 蓝 的 天 、碧 蓝 的 海 、雪 白 的 浪 ，高

饱 和 度 的 撞 色 分 外 明 媚 ，随 手 一 拍 就

是 封 面 。 看 着 看 着 ，听 着 听 着 ，东 崖

绝壁便成了一架架矗立在东海之上的

硕 大 无 比 的 手 风 琴 ，被 海 浪 不 知 疲 倦

地 弹 奏 着 。 那 首“ 天 地 皆 为 水 ，东 崖

只 此 山 。 特 登 绝 壁 上 ，恍 不 在 人 间 ”

的诗，便慢慢地浮了上来。

在 这 东 海 的“ 天 涯 海 角 ”，迎 接 第

一 缕 曙 光 ，格 外 有 仪 式 感 。 破 晓 时

分 ，黑 绸 衫 一 般 的 天 空 渐 渐 染 上 一 抹

红 ，那 红 不 断 洇 开 ，给 黑 衫 镶 上 一 道

红 色 的 襕 边 。 红 日 渐 渐 跃 出 ，红 宝 石

一 般 地 缀 着 。 海 天 交 织 处 ，天 空 上 演

着 光 与 色 的 戏 剧 ，黑 黛 、藏 青 、靛 蓝 、

橘 红 、金 黄 …… 变 幻 交 融 。 波 光 粼 粼

的海面铺上了金缕衣。早起的渔船剪

影 一 般 ，穿 梭 在 斑 斓 的 海 天 之 间 。 霞

光 照 射 下 的 绝 壁 ，色 如 渥 丹 ，肌 理 分

明 ，分 外 妖 娆 。 一 切 正 如 课 文 里 写

的 ：“ 这 时 候 发 亮 的 不 仅 是 太 阳 、云 和

海水，连我自己也成了明亮的了。”

等 日 落 ，可 去 西 洋 湾 。 西 洋 湾 位

于 嵊 山 岛 西 部 ，三 面 环 海 ，视 野 极 好 ，

是 观 看 日 落 的 绝 佳 位 置 ，遂 又 名“ 夕

阳 湾 ”。 西 洋 湾 远 处 ，浩 瀚 的 东 海 、连

接嵊山岛与枸杞岛的三礁江大桥优美

的 身 姿 ，后 头 湾 无 人 村 郁 郁 葱 葱 的

绿 、如 螺 似 髻 的 海 上 群 岛 一 一 在 望 。

近 处 ，长 长 的 岬 角 向 海 面 延 伸 ，黄 色

的 礁 石 嶙 峋 错 落 ，红 色 的 栈 道 平 铺 入

海 。 远 景 近 景 、背 景 前 景 ，可 组 合 无

数 帧 画 面 。 当 暮 色 降 临 ，一 蓬 蓬 白 云

变 成 金 色 的 棉 花 糖 ，一 片 片 白 云 拖 出

金 凤 的 翅 膀 ，一 道 道 白 云 甩 出 金 色 的

披 帛 ，一 朵 落 日 如 怒 放 的 红 玫 瑰 投 向

大 海 的 怀 抱 ，极 致 的 绚 烂 ，极 致 的 恬

美 ，让 人 落 泪 。 如 果 身 边 恰 好 有 个 他

或 她 ，夕 阳 温 柔 ，彼 此 是 彼 此 的 人 间

理想，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了。

很 多 人 来 嵊 山 ，则 是 为 了 岛 上 一

座美上热搜的荒村。这座无人村叫后

头 湾 ，曾 是 嵊 山 主 要 居 住 区 域 之 一 ，

是 嵊 山 首 屈 一 指 的 富 裕 村 ，号 称 嵊 山

的“ 小 台 湾 ”。 由 于 渔 业 发 展 、交 通 不

便 、生 活 保 障 弱 等 原 因 ，从 20 世 纪 90

年 代 开 始 ，渔 民 们 陆 续 从 后 头 湾 迁

出 。 直 至 2002 年 整 村 搬 迁 ，后 头 湾 村

正 式 撤 村 ，再 无 人 烟 。 人 类 离 开 后 ，

大 自 然 施 展 了 它 的 魔 法 。 600 多 幢 废

弃的小屋被绿植占领。爬山虎游走在

老 屋 的 墙 上 ，蔓 延 到 屋 顶 ，把 老 屋 包

裹起来。藤蔓草木几无空隙地肆意生

长 ，深 深 浅 浅 ，把 村 子 装 扮 成 绝 美 的

绿 色 城 堡 。 荒 芜 与 生 机 的 奇 妙 共 存 ，

让 人 悸 动 。 2015 年 ，后 头 湾 村 的 一 组

照 片 爆 红 网 络 ，村 庄 一 夜 成 名 ，被 誉

为 中 国 版 的“ 绿 野 仙 踪 ”，并 被 英 国

《每 日 邮 报》评 为 全 球 28 处 被 遗 弃 的

绝美景点之一。

说 到 海 ，说 到 岛 ，就 不 能 不 说 到

“ 鱼 ”与“ 渔 ”。 嵊 山 是 中 国 四 大 渔 场

之 一 舟 山 渔 场 的 核 心 区 域 ，清 朝 末

期 ，以 嵊 山 岛 为 中 心 的 嵊 山 渔 场 已 基

本 形 成 。 它 一 年 四 季 鱼 汛 不 断 ，盛 产

大 黄 鱼 、小 黄 鱼 、带 鱼 、墨 鱼 四 大 经 济

鱼 ，有“ 天 然 鱼 库 ”的 美 称 。 尤 其 是 冬

季 带 鱼 汛 ，“ 万 艘 渔 船 汇 嵊 山 ，十 万 渔

民 上 战 场 ”，全 国 近 10 个 省 市 的 万 艘

渔船云集嵊山，场面十分壮观。

踏 上 嵊 山 ，便 进 入 鱼 的 世 界 。 岛

上 的 海 鲜 市 场 凌 晨 就 开 了 ，鱼 、蟹 、

虾 、贝 及 藻 等 500 多 种 海 洋 生 物 构 成

的 澎 湃 ，是 嵊 山 人 的 生 活 ，也 是 游 客

的 风 景 。 大 大 小 小 的 盆 筐 ，各 式 各 样

的 海 鲜 ，肥 、鲜 、壮 ，水 灵 灵 的 ，勾 人 得

很 ，馋 人 得 很 。 到 了 嵊 山 ，原 汁 原 味

的 海 鲜 ，一 定 要 尝 一 尝 。 水 煮 、清 蒸 、

红 烧 、椒 盐 、炖 、煎 、拌 、炸 …… 海 的 味

道 尽 情 在 舌 尖 绽 放 。 入 夜 后 ，华 灯 齐

上 ，渔 火 点 点 ，星 河 迢 迢 ，交 相 辉 映 。

此 际 ，你 可 以 想 点 什 么 ，也 可 以 什 么

都不想，烟火人间，已是值得。

嵊 山 ，不 仅 是 海 上 渔 场 ，也 是“ 海

上 牧 场 ”。 湛 蓝 的 海 面 ，一 串 串 白 色

浮筒和网绳成阵成列。这些白色浮筒

下 ，养 殖 着 贻 贝 。 远 远 望 去 ，大 海 俨

然就是一条镶满珍珠的蓝色礼裙。一

条 条 小 船 往 来 翕 忽 ，在 湛 蓝 上 画 出 一

道 道 白 色 的 弧 线 ，又 渐 渐 没 于 湛 蓝

处 。 这 是 贻 贝 养 殖 基 地 最 日 常 的 场

景 ，这 片 蓝 海 养 殖 了 全 国 品 质 最 好 的

贻 贝 。“ 嵊 泗 贻 贝 ”被 农 业 农 村 部 批 准

为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。枸杞岛的

万亩贻贝养殖示范区尤其壮观。看着

一 望 无 际 的 海 面 上 一 望 无 际 的 白 色

“ 繁 星 ”，你 会 对“ 耕 海 牧 渔 ”这 四 个 字

有 更 深 切 的 理 解 。 万 顷 碧 波 ，便 是 渔

民们的田园与草场。

其 实 ，在 嵊 山 ，你 不 必 去 规 划 什

么，随意 走 走 ，不 经 意 间 ，也 会 有 美 丽

的 邂 逅 。 一 片 水 清 沙 细 的 沙 滩 ，一 条

彩 虹 般 的 沿 海 公 路 ，一 座 白 色 的 灯

塔 ，一 幅 稚 拙 可 爱 的 渔 民 画 ，一 艘 搁

浅 的 蓝 色 渔 船 ，一 只 展 翅 翱 翔 的 海

鸥 ，一 匾 享 受 日 光 浴 的 鱼 干 ，一 丛 或

粉 或 黄 或 白 的 小 花 …… 都 能 带 来 小

欢 喜 。

渔 村 在 青 山 中 顾 盼 ，蓝 海 在 身 旁

闪 光 ，浪 花 在 眼 前 起 舞 ，海 腥 味 在 鼻

间 洋 溢 ，风 景 就 在 那 里 ，生 活 就 在 那

里，尽山，尽海，尽美。

东 旦 ，只 是 一 个 藏 匿 于 山 林 和 岛

礁 之 间 的 小 渔 村 。 但 是 ，它 能 满 足 你

对 夏 日 海 滨 的 所 有 期 待 ，值 得 跋 山 涉

水奔赴。

出 村 ，往 东 面 的 沙 滩 走 。 远 海 、

船 只 、航 标 ，恍 若 画 中 风 物 ，一 点 点 地

靠 近 ，又 一 点 点 地 扯 远 ，从 眼 前 飘 移

过 去 。 细 浪 舒 着 筋 骨 ，优 哉 游 哉 地 向

滩 边 靠 过 来 ，碎 在 礁 石 上 ，泛 起 香 槟

酒 般 的 泡 沫 。 必 须 把 视 线 调 整 到 更

远的地方——薄云懒洋洋地浮着。太

阳 已 经 收 敛 了 光 芒 ，胭 脂 色 的 酡 颜 平

静 地 俯 视 着 山 林 和 汪 洋 。 目 之 所 及 ，

不 知 名 的 岛 屿 南 北 对 峙 ，向 洋 中 延

伸，露出尖锐的岬角。

夕 阳 慢 条 斯 理 地 翻 过 山 岗 ，从 天

空 中 倾 下 暖 色 的 油 墨 。 那 是 白 天 最

后 的 温 柔 。 我 们 沿 着 曲 折 的 海 岸 线

漫 步 。 海 上 的 云 ，总 是 善 变 。 乍 合 之

间 ，浓 云 堆 聚 ，若 胡 马 奔 腾 ，气 势 汹

汹 。 乍 开 之 际 ，云 走 若 飞 ，似 霓 裳 起

舞 ，散 落 成 绮 。 和 诡 谲 暮 云 形 成 呼 应

的，是前方高崖上的岩石。

千 万 年 来 ，海 浪 携 带 砂 石 ，不 断

拍 打 冲 刷 海 岸 ，沉 积 而 成 陡 崖 。 这 些

岩 石 通 体 赤 血 朱 红 ，不 长 植 物 ，不 招

岚 烟 ，呈 现 纤 尘 不 染 的 荒 凉 ，让 我 疑

心 误 入 一 个 烧 透 的 砖 窑 。 石 壁 突 兀 ，

表 层 布 满 凌 厉 的 划 痕 。 这 些 不 喜 欢

抒 情 的 红 色 火 山 岩 ，类 似 面 目 黑 里 泛

红的渔民，修得搏击风浪的刚硬。

黄昏是从海面开始的。山脊朦胧

起 来 ，锦 黛 笼 盖 四 野 ，夜 空 轻 悄 悄 地

垂 下 来 。 疏 朗 的 几 颗 星 星 ，大 而 且

亮 ，灿 烂 得 让 我 眩 晕 —— 多 久 没 有 看

到 如 此 明 亮 的 星 星 了 呀 。 目 光 的 尽

头 ，海 面 清 冷 ，光 亮 好 像 鱼 群 一 样 游

动 。 微 抬 眼 ，将 视 线 一 米 一 米 朝 前 方

延 伸 。 万 家 灯 火 落 在 望 不 到 边 际 的

海 面 上 ，泛 起 粼 粼 的 波 光 。 浮 光 纠 缠

着 夜 色 、涛 声 ，形 成 混 沌 的 气 流 幻 觉 ，

像 魅 异 的 猫 ，踮 着 脚 尖 在 跑 。 我 赤 着

双 脚 ，任 温 温 的 流 水 ，酥 酥 地 漫 过 脚

踝 。 一 个 浪 涌 过 来 ，洋 面 上 有 短 暂 的

凌 乱 ，马 上 又 被 重 新 熨 平 。 脚 下 的 沙

粒 ，棉 花 一 样 的 松 软 ，带 给 脚 底 微 微

的 弹 跳 。 渐 渐 地 ，晚 浪 奔 腾 ，漫 卷 千

堆 雪 ，越 来 越 快 、越 来 越 高 地 涌 来 ，脚

趾 间 的 细 沙 终 于 被 掏 空 。 一 不 小 心 ，

身 子 跌 坐 在 浪 上 。 全 身 陷 在 一 惊 一

乍 的 晃 动 中 ，喘 气 ，尖 叫 。 累 了 ，就 挖

一 个 坑 ，将 双 脚 埋 进 沙 中 ，或 者 找 一

处 没 有 被 脚 印 破 坏 的 沙 地 ，蛤 蟆 一

般 ，摊 开 四 肢 ，躺 下 去 。 哎 ，这 样 的 黄

昏 中 ，你 怎 么 会 责 怪“ 一 个 脚 印 是 笑

语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”？

夜 潮 漫 过 来 ，携 来 浪 的 絮 语 ，低

低 的 ，断 续 的 ，像 是 睡 着 了 又 醒 过 来

的 慵 懒 缠 绵 。 原 以 为 ，在 天 幕 下 枕 着

涛 声 入 睡 是 件 风 雅 事 。 不 承 想 ，凌 晨

三 点 ，潮 涨 得 高 ，一 浪 一 浪 地 奔 涌 。

梦 中 惊 醒 ，再 无 法 安 眠 。 走 出 帐 篷 ，

迎 面 吹 来 沁 凉 雾 气 。 黑 乌 乌 的 海 上 ，

汹 涌 洪 波 ，咆 哮 翻 滚 ，飞 溅 迸 射 。 理

与 欲 ，生 与 死 ，相 生 相 克 地 酝 酿 。 如

同 莽 夫 壮 汉 ，披 头 散 发 ，跣 足 狂 奔 ，似

痛 哭 ，又 似 长 歌 。 所 有 的 捆 绑 和 束 缚

都 被 斩 断 ，这 种 桀 骜 这 种 粗 犷 ，以 躁

动 和 喧 嚣 不 断 地 撞 击 。 我 的 心 ，紧 了

又 紧 。 我 的 耳 朵 专 注 地 容 纳 猛 浪 的

嘶 吼 ，周 身 陷 入 深 不 可 测 的 阒 寂 。 两

个 小 时 后 ，耳 畔 的 轰 响 随 着 云 团 的 挪

移 慢 慢 转 弱 ，逐 渐 止 息 了 。 涛 声 越 来

越柔，几不可闻。

字 典 上 说 ，“ 旦 ”是 指 太 阳 从 地 平

线 上 升 起 。 到 东 旦 ，海 上 日 出 是 一 定

不 能 错 过 的 。 黎 明 破 晓 ，天 际 发 白 ，

熹 微 的 光 芒 ，浅 浅 地 晕 开 。 整 个 山 坳

沉 湎 在 轻 纱 薄 雾 的 温 软 怀 抱 里 。 前

方 的 海 平 面 ，笼 在 浅 灰 色 的 帷 幔 中 ，

隐 约 露 出 一 痕 弧 线 ，泛 着 浅 薄 的 光

亮 。 猩 红 的 光 线 穿 过 云 层 ，映 照 在 我

们 的 瞳 仁 里 。“ 太 阳 快 出 来 了 ！”同 伴

提 醒 道 。 只 五 六 分 钟 ，一 抹 红 霞 漂 染

了 周 围 ，朝 阳 探 出 前 额 ，宛 如 不 事 妆

梳 的 小 家 碧 玉 ，未 曾 靧 面 ，未 掠 髻 鬟 ，

低 眉 颔 首 的 瞬 间 ，对 着 群 山 浅 浅 一

笑 。 天 地 磅 礴 地 运 行 。 渐 渐 地 ，橘 红

色 越 来 越 深 ，光 晕 越 来 越 大 ，一 点 点

地 剥 离 了 云 雾 。 金 光 闪 动 ，把 附 近 的

海域照得发亮。“海中涌出金盘圆”，又

五 六 分 钟 后 ，秀 妆 初 成 ，粉 面 终 于 出

浴。卸下面纱，她款步轻移，金黄色的

面庞，俯视着芸芸众生。霞光万道，光

芒 均 匀 地 倾 洒 在 洋 面 上 ，铺 满 了 每 一

个 角 落 ，映 射 出 清 晰 的 影 像 。 过 往 的

船只、远处的灯塔，都被髹成了金色。

光线越来越强烈。云朵锃亮地浮

在 上 空 。 从 远 方 迸 射 的 热 烈 激 活 了

沙 滩 。 真 的 ，太 意 外 了 ，滑 水 冲 浪 、快

艇巡海、水上婚礼，这些时尚运动都真

实 地 发 生 在 眼 前 。 租 了 快 艇 ，我 准 备

出海去。一出码头，风还是微风，但是

海 浪 渐 兴 。 驶 入 开 阔 的 洋 面 后 ，风 从

双 耳 旁“ 呼 呼 ”掠 过 ，吹 乱 头 发 。 艇 在

波 峰 浪 谷 之 间 穿 行 ，一 个 接 一 个 的 浪

蹿上来，在我们的船头，几乎要砸向头

顶。被眼前的气势吓到，我们闭上眼，

双 手 紧 紧 地 抓 住 座 椅 两 侧 ，身 体 跟 着

左 右 倾 斜 。 十 几 分 钟 之 后 ，感 觉 船 只

平稳了，狐疑地张开眼，前方汪洋驯服

如羔羊，无数鸥鸟正从容地翻飞。

这 是 在 东 旦 。 人 跟 天 地 山 海 ，可

以无拘无束地亲近。

东旦天地山海
□ 赵佩蓉

东旦村位于浙江省象山县东陈乡，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海，海岸线全长 2.5 公里。村子东面有沙滩，取名东旦

沙 滩 ，是 旅 游 休 闲 、体 验 海 文 化 的 理 想 选 择 ，也 是 摄 影 爱 好 者 喜 欢 的 好 去 处 。 近 年 来 ，东 旦 村 将 沙 滩 打 造 成 时

尚运动海滩 ，建设开发了海上运动区 、帆船俱乐部区 、水上无动力区 、户外儿童娱乐区 、烧烤露营区 、沙滩休闲

娱乐区、沙滩运动区、房车露营区等。每年 6 月至 10 月，村里的数十家民宿客栈几乎客满，游人络绎不绝。
海岸弯不尽

□ 高资悦

广东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海 岸 地 貌 类 型 多 样 ，分 为 基 岩 海

岸 、堆 积 海 岸 和 生 物 海 岸 三 大 类 型 。 半 岛 景 观 以 古 火 山 和 海 岸 地 貌 为

特征，集山、海、林于一身，融幽、秀、奇于一体，堪称国之瑰宝。

摊 开 深 圳 的 地 图 ，就 仿 佛 展 开 了

这 座 城 市 历 史 的 卷 轴 ，鳞 次 栉 比 的 高

楼拔地而起，公路永远繁忙，步履依然

不 停 。 但 就 在 这 座 城 市 的 东 南 方 ，大

鹏 半 岛 承 接 着 城 市 与 大 海 ，是 水 泥 丛

林外的海岸，是这座城市喘息的出口。

大鹏半岛海岸线长达 133 公里，蜿

蜒 曲 折 地 勾 勒 出 一 个“C”形 轮 廓 ，沿

岸 分 布 着 众 多 沙 滩 。 其 中 ，杨 梅 坑 的

沙滩名气最盛。站在杨梅坑观景平台

朝 下 望 去 ，先是看到石滩，扁平状砾石

大小不一，错落有致，灰绿色的石子间

偶 能 寻 到 几 块 紫 红 色 的 火 山 岩 砾 石 。

石滩倾斜向海，阳光正盛的午后，海面

闪着金箔一样的光，深绿色的水面下依

稀能瞧见海底。偶有一阵风拂过，扬起

白色的细浪，冲刷着山脊，又搅得海面

的颜色忽深忽浅，似上好的翡翠一般。

再 朝 远 处 看 去 ，几 公 里 的 海 岸 线

蜿 蜒 逶 迤 ，像 一 条 点 缀 在 沙 滩 上 的 丝

带。视线便顺着这条丝带滑向看不到

尽头的远方，滑向充满想象的山脊，再

滑 向 城 市 的 浅 色 高 楼 ，最 后 滑 向 瓦 蓝

的天际。弯曲总是给人无尽的遐想与

浪 漫 。“ 溯 洄 从 之 ，道 阻 且 长 。”心 爱 的

人 就 在 河 岸 那 边 ，朦 胧 的 爱 意 顺 着 弯

曲的河岸延伸。于是，弯弯的水，弯弯

的 月 ，弯 弯 的 小 桥 ，弯 弯 的 小 径 ，弯 弯

的眉梢，还有弯弯的海。

从 观 景 台 下 来 ，我 们 走 向 沙 滩 。

身后传来稚嫩的声音，回头看去，是一

个 小 男 孩 正 朝 妈 妈 好 奇 地 提 问 ，而 妈

妈 一 边 回 答 着 他 的 问 题 ，手 里 一 边 砌

着沙堡。母子俩不大不小的声音在此

处 回 荡 ，撞 在 沙 滩 两 边 古 褐 色 的 礁 石

上 ，又 撞 在 暗 灰 的 山 脊 处 。 我 被 他 们

的惬意与欢快感染，一时竟掉了队。

我 们 乘 快 艇 出 海 ，去 更 远 的 地 方

探 索 。 回 望 陆 地 和 山 川 ，发 现 大 鹏 的

山 和 别 处 的 不 太 一 样 ，白 灰 色 的 山 体

裸 露 在 外 ，海 蚀 后 的 山 体 满 是 沟 壑 。

定 睛 看 去 ，只 见 那 山 上 有 一 支 弯 弯 曲

曲的队伍，从山顶朝山坡延伸，再朝礁

石沙滩延伸。那是正徜徉在海岸线上

的 人 们 ，弯 曲 的 队 伍 与 曲 折 的 海 岸 线

重叠在一起。

我 仰 头 朝 四 周 望 去 ，眼 前 是 高 低

错落的礁石、铺满沙滩的砾石、久经冲

刷 的 山 壁 、静 止 如 铅 的 海 水 …… 空 气

循 环 ，海 水 前 行 ，在 看 不 到 尽 头 的 远

方 ，它 步 入 高 空 ，而 后 栖 息 于 云 层 ，而

后 再 重 新 落 下 。 船 上 的 风 摇 摇 晃 晃 ，

我像是醉了，以为自己是那滴雨、那捧

海水，心境越发明朗了起来。

尽山尽海尽美
□ 叶艳莉

嵊山岛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，古名“尽山”，是诸岛于此尽的意思。在这里，日夜不息的海浪让山体更加形状多变，海岸线也变得更加曲折。岛

上山海地貌景观丰富，“耕海牧渔”风情浓郁，你可以在东崖绝壁观日出、到西洋湾赏日落，可以到后头湾无人村探秘“绿野仙踪”，幸运的话，还可以看到

“万艘渔船汇嵊山，十万渔民上战场”的奇观。

鼓声。

离 开 湄 洲 岛 有 些 时 日 了 ，我 耳 中

仍 旧 回 响 着 由 海 浪 牵 头 ，在 石 头 上 拍

出的沉沉鼓声。

“ 砰 、砰 ……”湄 洲 岛 的 海 浪 声 势

浩大，需要竖起耳朵仔细倾听，才能听

见 窸 窣 浪 花 下 ，水 扇 拍 岸 的 动 静 。 石

崖边，大风卷起大海的氅衣，翻着白沫

的衣袂叩着岩石。不等黄褐色石头上

的 水 迹 褪 去 ，虔 诚 的 大 风 又 裹 挟 着 海

水 前 来 叩 首 了—— 在 湄 洲 岛 鹅 尾 海 蚀

地质公园，海浪日复一日敲着石头，亿

万 年 光 阴 中 ，这 一 处 岩 石 ，被 敲 成 了

“闻天鼓”。

脚 踩 在 鹅 尾 海 蚀 地 质 公 园 的 地

面，人用双腿在击鼓。拾阶登上石山，

草色渐淡、海蓝愈浓。亿万年，海水与

海 风 携 手 塑 造 出 这 片 天 地 奇 景 ，把 石

山雕刻成一座巨大的盆景。

在 这 里 ，我 找 得 到 任 何 一 种 形 象

的 石 头 。 除 了 鹅 尾 山 名 字 由 来 的“ 鹅

尾石”，还有据说是老龟景仰妈祖娘娘

大 义 前 来 拜 师 留 下 的“ 海 龟 朝 圣 ”奇

石 。 故 事 中 的“ 飞 戟 洞 ”，则 是 妈 祖 座

下“ 顺 风 耳 ”灭 妖 的 杰 作 ，洞 中 石 棱 尖

锐 ，似 有 铁 器 寒 光 。 更 普 遍 的 当 属 处

处 石 林 。 根 根 石 笋 独 立 ，石 根 处 则 互

相依偎着，在渺无草色的石岸上，演化

成大海的“护堤林”。

海 水 和 海 风 现 在 还 在 凿 刻 着 它 们

的作品。水、风不断介入石头的身体，

自 然 的 无 形 刀 刃 ，无 时 无 刻 不 在 刀 劈

斧凿着鹅尾山的石头。海风吹过已有

的海蚀石缝隙，“呜呜”声好似号角，和

海浪拍岸的鼓声低沉和鸣。

海 水 和 海 风 似 乎 也 凿 刻 了 我 的 眼

睛 。 奇 形 怪 状 的 石 头 刻 进 我 的 瞳 孔 ，

无 须 闭 眼 ，我 随 时 可 以 回 想 起 鹅 尾 海

蚀 地 质 公 园 的 模 样 。 海 的 碧 蓝 、石 的

黄 褐 ，两 种 鲜 明 度 极 高 的 色 泽 大 胆 地

互相冲撞，半点不突兀。

自 然 是 最 神 奇 的 调 色 大 师 。 晴 天

的 湄 洲 岛 海 天 分 明 ，两 种 深 浅 不 一 的

蓝 汇 合 而 并 不 交 融 ，带 着 肖 似 海 蚀 石

的 锋 利 美 感 。 傍 晚 时 分 ，太 阳 斜 照 在

石 山 ，赤 裸 的 石 头 披 上 一 层 金 黄 新

衫 。 日 光 点 石 成 金 了 ，一 座 金 山 坦 荡

荡地伏在海岸，人在金山上，周身仿佛

也沾了金光。

夕阳西下时，我坐在一座亭子间，

背 靠 石 山 ，面 对 大 海 ，不 由 得 想 起 妈

祖的故事。妈祖，亦称“天妃”“天后”，

俗 称“ 海 神 娘 娘 ”，是 传 说 中 掌 管 海 上

航 运 的 女 神 。 相 传 妈 祖 原 名 林 默 ，北

宋 建 隆 元 年（公 元 960 年）出 生 于 湄 洲

岛 ，后 因 救 助 渔 民 而 不 幸 遇 难 。 湄 洲

岛 上 流 传 千 古 的 故 事 里 ，有 一 则 是 这

样的：每逢雨雾天，妈祖娘娘常在此处

举 着 灯 盏 ，为 归 岛 的 渔 船 指 明 方 向 。

因 此 ，小 亭 子 所 在 的 位 置 ，被 命 名 为

“雾海寻灯”。

我 在“ 雾 海 寻 灯 ”处 ，只 看 见 泛 着

金光的大海。妈祖娘娘举着的那一盏

灯已不见踪迹，但海上的灯塔，始终为

归 船 、归 人 亮 着 。 人 们 将 千 百 年 前 妈

祖 的 大 爱 传 承 下 来 ，歌 颂 妈 祖 救 助 同

胞 的 勇 敢 ，在 信 仰 中 逐 渐 成 为 自 己 理

想中的人。

大海、大风何其残酷，但人们和鹅

尾 海 蚀 地 质 公 园 里 的 每 一 块 石 头 一

样，有着坚韧不摧的脊梁。海风、海水

无法折断这里的石头、这里的人，反而

让 他 们 找 到 了 真 正 适 合 自 己 的 姿 态 ，

在岛上昂首立足。

又听见鼓声。

晨钟暮鼓，湄洲岛的夜来了。石山

之后，千家万户点起灯火。不必雾海寻

灯，湄洲岛遍点灯火，成为一盏灯，相对

黯然的鹅尾海蚀地质公园，在夜里，成

为湄洲岛东南角最稳固不过的灯台。

鹅尾山听鼓
□ 温吉娜

湄洲岛鹅尾海蚀地质公园位 于 福 建 省 莆 田 市 湄 洲 岛 东 南 端 ，三 面

临海，地形像鹅的尾巴，与北端的妈祖祖庙景区遥相呼应。这里是典型

的 海 蚀 地 貌 ，大 量 海 蚀 岩 经 过 漫 长 的 岁 月 磨 砺 ，变 成 一 幅 幅 栩 栩 如 生 、

惟妙惟肖的天然艺术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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